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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水向北流
黄久辉

魏县南边是山区，北边是平地。 魏
县的河水都是从南向北流。

20 世纪 90 年代， 县里要建水电
站。 在山的北面画了一条线，全县的壮
劳力都去挑砂石挣工分。 眼看着大坝
越堆越高，迁下山的人就越来越多。

王鹤的妻子就是这时候迁下来

的。 刚结婚的时候，岳父对王鹤说：“我
还有个兄弟，也就是你大爹，当年住得
高，没有迁下来。 咱山里人认亲，虽远
了一点， 我还是希望你们每年都去拜
年。 我那大哥爱热闹，你就当上去锻炼
身体。 ”

此后每年正月， 王鹤都要提两瓶
好酒去一趟山里。

山路崎岖，溪水潺潺。 王鹤多次
对媳妇说 ，这真是人往高处走 ，水往
低处流。

大爹很热情，每次王鹤过来，都找
一桌人作陪。 那年月， 山里人不缺吃
的，野鸡、野猪、山茶菇，还有自家酿的
野枣糯米酒。 陪客的人里，王鹤印象最

深的，就是一个叫阿
贵的堂兄。

阿贵是大爹的

远门侄子，山下面的村主任。 他喊王鹤
王兄弟，王鹤喊他贵哥。

山里人吃饭都在堂屋， 摆放一张
自己制作的方桌，放四条长板凳。 正上
方是供桌，山里人吃饭讲究，本家人不
上座，阿贵虽是本家人，却是远门，又
是山下面的村主任， 这上座每次都是
王鹤和阿贵坐。

上座又以左边为贵。 按道理 ，阿
贵年长一点 ，坐左边最合适 ，可是每
一次，阿贵都把左边推让给王鹤。 喝
酒的时候 ，阿贵频频劝酒 ，大爹来来
回回找酒。

就这样热闹了几年， 山里的路也
修好了，王鹤骑着摩托车，就上山了，
只是遇到阿贵的次数少了。 听大爹说，
阿贵已经升到乡里。

王鹤说， 阿贵那
人会来事，头脑灵活，
适合当官。大爹说，那
倒是， 只是想当三儿
那么大的官， 就不容
易了。

大爹口中的三儿

就是王鹤妻子的三

哥，如今已经是乡长。
事实证明， 大爹

也有误判的时候，阿贵
虽然没有当上乡长，却
因为修通了山里的路，
带动了山下的经济，直
接升到县里。

山下面日新月异， 山上面也没闲
着。 大爹所在的山区， 成了旅游开发
区。 大爹家里富裕起来，原先的破方桌
变成了大圆桌，吃饭也不在堂屋，而是
挪到了餐厅里。

圆桌不好区分主位， 不论大爹怎
么安排，王鹤一直坚持坐阿贵的右边。
这一次，阿贵没有推辞。 大爹倒酒的时
候，阿贵也婉拒了。 说这几年，国家对
干部喝酒管得严。 寒暄一下后，各自吃
菜，没有了之前的觥筹交错，王鹤反倒
不习惯。

王鹤和阿贵寡淡地吃了几次饭 ，
王鹤隐隐约约感觉不对劲， 用山里人
经常说的话就是：黄鳝泥鳅不一样长，
王鹤再上山的时候，就有意避开阿贵。

中间有两年没见到阿贵， 再一次
遇到阿贵，阿贵变得很热情，上来就拉
王鹤的手说：“王兄弟，几年未见。 ”王
鹤说：“现在人都外出打工讨生活，平
时难得回来，见一面不容易。

吃饭排座位的时候，王鹤多次谦
让 ：“贵哥都是县里领导了 ， 我这小
老百姓 ，怎么能坐得比贵哥还高 ？ ”
阿贵挥挥手 ：“咱们都是亲戚 ， 这样
说见外了 ，你到我这边是客 ，我做左
边不合适。 ”

王鹤拗不过阿贵， 只好坐在阿贵
的左边。 吃饭刚开始， 大爹很高兴地
说：“祖坟都淹没在水库里， 还能保佑
子孙。 咱们这一姓，出来两个县官。 ”

王鹤这才得知，媳妇的三哥，也调

到县里，官衔比阿贵还高一头。
王鹤在人多的时候， 很少提起他

这个三哥。 媳妇知道他小心眼，要是告
诉王鹤她三哥升官了， 没准王鹤以为
她臭显摆。 所以， 王鹤不知道三哥升
官，很正常。

吃饭的时候， 阿贵又变成之前的
阿贵， 不断劝酒。 王鹤以开车为由婉
拒。 阿贵说：“喝醉了就在山上休息，这
山有旅馆，别有一般风味。 睡醒了，明
天再下山。 ”

就这样，王鹤和阿贵，热热闹闹喝
了几年酒。

又是一年正月， 各家各户都忙着
拜年，唯独王鹤岳父家愁云惨淡。 王鹤
妻子的三哥，年前被组织喊去谈话，到
如今，情况不明。 王鹤的岳父打电话给
阿贵问情况， 阿贵推诿说， 有组织纪
律，不能说。 临了，安慰王鹤的岳父，真
没什么事。

王鹤让岳父给大爹打电话， 问阿
贵什么时候去拜年。

阿贵上山这一天，王鹤也到了。 王
鹤一下车， 阿贵就迎上来握手：“王兄
弟，又是一年没见。 ”吃饭的时候，王鹤
死活不坐主座，却被阿贵强按在主座。
阿贵问大爹， 家里还有自家酿的米酒
没有？ 大爹高兴地说：“知道你们爱喝，
年年准备着呢。 ”

王鹤是第二天下山的， 走的时候，
还晕乎乎的。 王鹤对妻子说：“打电话和
咱爸说，你家三哥，可能又要升官了。 ”

男孩·女孩
范广学

男孩和女孩青梅竹马，又一块儿
上学。 那年是七月高考，女孩被省财
经学院录取，男孩名落孙山。 女孩安
慰男孩说 ，再复读一年吧 ，说不定能
考个好大学。 女孩也不停地叹气，几
千块钱的学费没有着落， 娘走得早，
爹是村小老民师，每年那几个少得可
怜的薪水实在是供不起女孩读大学。
暑假里女孩进县城在一家酒店端盘

子，女孩挣的钱加上爹求人贷的款勉
强凑齐了学费。

开学了，女孩到省会城市读大学，
男孩也背起被卷上了路。 男孩没有复
读，坐车来到省会。 男孩见到女孩，女
孩很吃惊，男孩说我考虑了很久，复读
一年也没多大把握， 不如我打工供你
读书，女孩用拳头使劲擂男孩胸膛，吼
道:回去！回去！ 不要毁了前程，男孩愣
是不动，女孩泪水潸潸落下，一滴滴砸
在男孩嘴角上，男孩用舌尖舔了一下，
觉得很甜很甜。

男孩在省城找了一个活干， 男孩
能吃苦，攒了钱就给女孩送去。

大学四年转眼就要结束了， 临近
毕业，班里一个男生疯狂追女孩，男生
的爹在省城当个什么长， 男生许诺给
女孩留在省城找个好工作。 女孩找借
口不再和男孩见面，不再要男孩的钱，
男孩最后一次找到女孩时，女孩哭了。
女孩说，我穷怕了，有人能给我更好的
生活。

男孩没有流泪， 他说只要你幸福

就好，他知道他们的故事该结束了，然
后男孩头也不回地走了。

女孩毕业留在了省城， 进了一家
企业，在财务科当会计，不久嫁给了男
生。 女孩没有忘记男孩付出的真情和
汗水，后来的一天，女孩给男孩汇去了
一笔数目不算少的钱。

男孩回了家乡， 承包了村里一大
片荒坡和废地，搞种植和养殖，发展生
态农业，又办起了农家山庄，经营得风
生水起。男孩目光又瞄上了城市市场，
在省城租场地租门面房， 创办了特色
农产品销售公司， 男孩把公司交给了
一个叫叶子的女大学生打理。

男孩经常关照着老民师， 那是他
的启蒙老师。老民师岁数大了，手脚不
灵便了，一次，背娃儿过河，左胳膊摔
骨折了。 男孩开车把老民师送进县人
民医院治疗， 老民师惦记着班里娃儿
们，没住几天院就吵着回去了。男孩抽
空来给老民师做饭、洗衣，照顾着。 老
民师眼睛潮潮的，一口接一口地叹息，
说，你老大不小了，也该成个家了，这
世上的好女孩多的是， 你别老是想着
她，我只当是白养了她一场。

男孩没有吱声，掏出手机，说，打
个电话让她回来瞧瞧你。 男孩查了一
下号码，替老民师拨通了电话。

过了两日，村小门口驶来了一辆豪
华小轿车，女孩回来了，拎着大包小包，
女孩对爹说，忙，一直抽不出空来。 爹说
多亏了有人照顾我。 女孩表情很复杂，

她知道是谁，她没
有去找男孩。

日头将要西沉 ，女
孩坐上小轿车走了 ，老
民师倚靠在门框上泪眼

巴巴地望着小车渐行渐

远，直到看不见了，老泪
在脸上纵横流淌。 过了
一下， 光棍汉四更叔来
了， 四更叔说打今儿算
起我来侍候你， 直到你
恢复好了为止， 老民师
把四更叔往门外推 ，我
死不了， 不要你来可怜
我！ 四更叔大嘴一咧:咋
的了？ 我可不是白干，你女儿先付
我钱了， 老民师一下子跌倒在椅
子上。

再后来，女孩离婚了，女孩所在的
企业也倒闭了。

一天晚上， 男孩和叶子姑娘下舞
厅，男孩忽然看见女孩陪男人喝酒、跳
舞， 男孩带着叶子匆匆离开了。 次日
晚，叶子姑娘单独约见了女孩，叶子诚
恳地说，我们公司缺会计，想请你来。
女孩很高兴，于是，女孩成了公司的一
名会计。

发薪水那天，女孩不明白，问咋给
这么多？叶子说，我们老板说你干得很
出色，不该你干的你也干了，这是你应
该得到的。 女孩问:你们老板我怎么一
次也没见过？ 叶子回答 :我们老板忙，

乡下还有一摊子，不常来，这儿就交给
我了。女孩很好奇，我很想见你们老板
一面。 叶子很为难，说，这个……我们
老板说早就认识你， 本来他是不让我
告诉你的。叶子想了一下，从抽屉里拿
出一张名片递给女孩，说，最好你自己
跟他联系。

女孩看着名片 ，又看看叶子 ，问 :
你们是什么关系？ 叶子甜甜一笑:从前
给他打工，现在是他的女友。

女孩回到冷冰冰的家中，拨打了
男孩的手机号 ， 听着来自远方的那
个熟悉的声音 ， 女孩一句话也说不
出来了 ， 大颗大颗的泪珠打湿了那
张名片。

第二天，女孩辞职，之后去了南方。


